
场，目前难有结论。但这一变局对中美关系意味着
什么则是必须面对的新现象。换言之，必须加大从
内政角度观察和应对中美关系的力度，必须走出华

盛顿和华尔街，跳出好莱坞和硅谷，从美国广大的中

西部、内陆州县角度去深化和细化中美关系的研究。
这对中美关系的研究者来说是一项新的任务和考

验。大格局是国际秩序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，国际
力量对比、利益取向、战略态势、关系格局几乎同时
生变，涓涓细流正汇成浩浩江河，预示着某种大变局

即将扑面而来。美俄、美欧关系的变局，朝核、伊核

问题的变局，几乎与中美关系的变局同步，显示中美

关系同全球变局是同步共振的。因此也就决定了，
必须跳出中美关系看中美关系，从中美俄、中美欧、
中美印、中美日等三角关系的纵横捭阖中，从“金
砖”“上合”“G7”等多边机制的分化组合中，综合系
统全面地把握。一句话，进入新阶段的中美关系，更
需要我们走进去( 即加大对内政的研究) 和走出来

( 即加强对国际变局的研究) ，才会增强我们的底气

和信心。○

中国的周边战略与对美关系

时殷弘 (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、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特邀教授)

2016年 9 月杭州 G20 峰会后，特别是 2017 年
以来，中国以全面的面貌，在东亚及西太平洋这一广

大区域内展现了新的温和化态势，有效而显著地改

善了周边关系，造就了十多年来中国周边外交的最

大成绩。
首先，与过去相比，中国政府对步步升级的朝鲜

核导弹研发采取了空前严厉的态度，在短时间内施

加了大规模制裁，这是以前从未做过的。其中很大
一部分原因是要争取良性的中美关系。不仅如此，
中国在南海的行为显著温和化，也更积极地改善与

东盟及其成员国( 特别是越南、菲律宾和马来西亚)
的关系，加大加快了与东盟协商《南海行为准则》的
努力，以稳定海上局势和增进中国外交影响。
大致同时，中日关系出现显著改善迹象，在日本

政府改变先前有关立场、做出肯定中国“一带一路”
倡议的明确表示后，习近平主席于 2017 年 5 月 16
日会见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，指出中日双方

应当在四个政治文件和四点原则共识基础上改善两

国关系。不足两周后，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与日本
国家安全保障局长谷内正太郎在日本会面，提出当

前中日关系既面临新的机遇，亦存在突出挑战，日方

在历史和台湾问题上应言而有信，按规矩办事，在南

海问题上则应谨言慎行。此后至今，中日关系的改

善虽有风波，但大致只是小风波，总的进程是稳步向

前。可以认为，只要日本政府如此行事，只要中日两
国各自大致保持在已经确定的轨道内，两国间多年

未有的正式的最高级互访和会晤在不久的未来很有

可能实现。
令人相当鼓舞的是，中共十九大前后，中国在东

亚西太平洋战略态势的温和化不仅在继续，而且得

到加强。中国与新加坡的关系从 2017 年 9 月起迅
速改善。中新关系回暖的原因是新加坡收敛甚或取
消了与台湾的军训合作，同时南海形势的显著缓解

使之不需很明显地在南海争端中站在美国一边。
2017年 8月底，中国与印度经过复杂的谈判，几乎
突然在具有战略重要性的洞朗地区各自后撤部队，

从而结束( 或更精确地说是暂停) 了持续两个多月

的严重军事对峙。2017 年 10 月 30 日，中韩关系持
续严重紧张的局面开始改观，中国政府在中共十九

大闭幕后不久，将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与中韩关

系的广大而多样的其余方面“脱钩”，或者说实际上
放弃了一项大约施行了一年半但无直接效果的政

策。中国是一个被普遍认作行将浮现的超级强国，
在一个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特朗普的“美国第一”( 或
曰疏离世界) 倾向而出现的历史性机遇时期，愿意

对一个较小国家做出一项重要让步，这本身就令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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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心头一亮”。到 2018 年 3 月底金正恩访问北京，
中朝关系骤然大幅度升温，中国周边关系的改善已

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臻至全面。
形势从不完美，探求永无止境。当前和未来一

段时间，中国对外战略的首要困难压倒性地表现在

朝鲜问题和中美贸易对抗上。在前一个问题上，中
国近 15年大致一直面对困境，而近几年来尤甚。一
贯坚持并努力谋求半岛稳定和平的中国为何连连受

挫? 坦率地说，中国对朝鲜旨在争取稳定的和平和

朝鲜无核化的影响力，被同属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

成分所抵消，那就是中国愈益广泛、严厉的对朝制
裁，而这转过来促使朝鲜愈益对华怀抱敌意。即使
朝方主要为与韩美两国首脑谈判交易而急剧改善对

华关系，中国几乎极广泛和极严厉的对朝制裁这一

要害问题照样存在，因而必须予以缓解。中国对美
国的影响力也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，有力证据就是

特朗普政府在整个 2017年大违中国所愿，不断且愈
益激烈地发出对朝军事打击威胁，并且无休止地施

加压力，要中国参与对朝经济施压，以致中国在接连

提升对朝制裁后，已经接近穷尽对朝经济压力杠杆。
至于中国对韩国的影响力，则在 2017 年 10 月底中
韩达成协议之前也部分被抵消。
自金正恩 2018年 1 月 1 日发出朝韩会谈以讨

论朝鲜参加平昌冬季奥运会的倡议以来，朝鲜问题

以平壤大致掌握主动权为首要特征，急剧和持续地

发生重大变换。首先，朝韩关系和美朝关系大为缓
解，特别是金正恩与文在寅实现最高级会晤，发表宣

告结束半岛南北军事对抗状态的《板门店宣言》，而
且朝美两国密集地商议并举行了史上首次两国元首

会晤。由此，半岛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危险急速
消减，以至于在可预见的未来接近于无。朝鲜非核
化问题发生重大的良性变化亦成近期必然之势。其
次，金正恩戏剧性地突然访问中国，与习近平主席举

行卓有成效的最高级会谈。中朝关系由此骤然摆脱
保持过久的历史最低点状态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后
一项急剧变化出自前一项，而前一项则首先出自下

述事实: 朝鲜已经拥有或非常接近拥有可实战的核

中程导弹，从而具备了在任何可以设想的一般情况

下至少最低限度的核威慑。这一点令平壤可以从事

真正的部分非核化( 包括切实放弃远程核导弹以及

切实保证不再研发核潜射导弹之类新型核武器) ，

换取它从美国得到军事、外交和经济上“阶段性和
同步的”重要让步。可以认为，朝鲜彻底非核化的
可能性甚小，但朝鲜部分非核化和朝鲜对外政策相

对和平化的前景颇可期待。在此形势下，中国有自
己的头等要务: 第一，坚持中国的应有权利和作用，

扩大和深化对朝鲜问题局势剧变的实质性参与，防

止和阻止中国的正当利益和关切遭到其他方面的忽

视或损害; 第二，维护和增进来之不易的中朝关系改

善，为此首先需要适当地调整对朝经济政策，及时和

妥善地重筑现已削弱的中朝关系经济基础。
至于可能愈演愈烈的中美贸易对抗，则不仅需

要“治标”性质的综合对策，即坚决有力的贸易报复
威胁与谈判妥协意愿相结合，也需要有“治本”性质
的基本认识和战略决心，后者在一定意义上远更重

要和深刻。必须认识到，全球既有秩序，至少是大致
自由和开放的全球贸易秩序，已经或正在失去在发

达世界内的很大部分国内社会基础，甚或政治基础。
这就表明，既有的全球化要扬长弃短、改造更新，从
而获得真正的可持续性，就不仅需要像中国政府已

经反复提倡的那样，在比较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

向上变得比较公正，比较均衡，而且需要多少考虑发

达国家愈益增强的抱怨甚而愤怒并作适当的调整，

以便争取全球化在这些国家内部恢复必不可少的那

部分社会和政治基础。这后一点，是中国多年来一
直认识不足、举措过慢过微的，而现今我们正在就此
面临急剧的冲击和考验，首先是几乎急剧到来的中

美贸易对抗。粗略地说，这个世界的问题不但是发
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共同富裕问题，也是中国与

其余国家的共同富裕问题和发达国家内部的共同富

裕问题。中国不做一定程度的适当调整，对中国有
利的全球化就不大可能持续下去。

2018年 4 月 10 日，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
坛开幕式上发表了意义重大的主旨演讲，其中宣告

了中国政府在“治本”意义上决定采取的一系列重
大举措，包括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，创造更有吸引力

的投资环境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，主动扩大进口。中
国确实需要多少考虑发达国家愈益增强的愤怒而作

4

《现代国际关系》 2018年第 6期



适当的调整，以便争取既有的全球化在这些国家内

部恢复社会和政治基础。以此同时，这样的重大举
措也大有利于中国本身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高质量

发展。就近期和中期来看，特朗普是个残忍的战略
家和精明的战术家，阶段性地集中在一个他发动的

战役上，然后经过时间不长的休战，又集中在同样是

他发动的又一个战役上。他的战略战术是施加空前
程度的压力和空前程度的威胁，间或又给对方“甜
枣”吃，其目的都是为在一个接一个的战役中获得

尽可能大的利得。中国现在必须在对美经贸问题上
做出一些让步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些让步贯彻得妥当，
会大有利于中国自己的高质量发展。不仅如此，当
前的国际和国内局势还告诉我们，中国需要通过真

正大力度和持久的调结构和全面深化改革，争取实

质性地大大开发中国潜能依然巨大的国内市场和国

内资源，从而相应地减小中国对外部市场、外部资源
和外部技术的依赖程度。○

警惕麦卡锡主义在美国沉渣泛起

赵梅 (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、《美国研究》执行主编)

麦卡锡主义特指 1950 年到 1954 年间，美国威
斯康星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·麦卡锡在美国国内
掀起的一股极端反共、反民主的政治逆流。麦卡锡
主义的影响波及美国政治、外交和社会生活的各个
方面，近 2000万美国人遭受迫害，麦卡锡主义因而
成为“政治迫害”的代名词，而麦卡锡主义时代则成
为美国历史上极其黑暗的历史时期。

1950年 2月 9日，时任威斯康星州参议员麦卡
锡发表演说，称他握有一份美国国务院中的 205 名
共产党员名单，“这些人全都是共产党和间谍网的
成员”，“国务卿知道名单上的人都是共产党员，但
这些人至今仍在草拟和制定国务院的政策”。麦卡
锡的这番演说令全美哗然，紧接着，麦卡锡在美国参

议院掀起“揭露和清查美国政府中的共产党活动”
的恶浪。朝鲜战争爆发后，麦卡锡称杜鲁门政府中
有人“私通苏联”。1951 年 6 月 14 日，麦卡锡发表
长达 6万字的长篇演说，将矛头直指杜鲁门政府对
外政策重要制定者乔治·马歇尔将军。他把马歇尔
将军说成是“叛徒”，说他在国务院任职期间“帮助
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”。同时，受到麦卡锡无端指
责的还有参与美国对华事务的外交官和中国问题专

家，如欧文·拉铁摩尔、费正清、谢伟思等。1953 年
4 月，麦卡锡开始对美国设在海外的大使馆藏书目
录进行清查，将左翼作家威廉·福斯特、白劳德、史

沫特莱等 75位作家的书籍列为禁书，历史学家小阿
瑟·史莱辛格和作家马克·吐温的作品也被列入
“危险书籍”之列，近 200万册书籍被下架。
在麦卡锡主义肆虐不到五年的时间里，美国国

务院、国防部、大学等都未能逃脱“非美活动委员
会”的调查，近 2000 万名美国进步人士遭到恶意诽
谤和迫害，其中最著名的有: 美国共产党人罗森堡夫

妇因被控为苏联做间谍被处以死刑; 著名物理学家

“曼哈顿计划”主要领导人罗伯特·奥本海默被忠
诚调查委员会认定有罪，被迫切断与核机密的联系;

以对中国革命的报道而著称的左翼记者史沫特莱被

污蔑为苏联间谍而被迫流亡; 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

坦被麦卡锡公开斥责为“美国的敌人”; 曾在抗战期
间访华的《时代》周刊记者白修德，因报道中的左翼
倾向而被解雇; 喜剧演员卓别林被指责从事“非美
行为”、倾向共产党而被迫离开美国; 核物理学家钱
学森被指控参加美国共产党的活动，受到联邦调查

局的传讯; 曾撰写《红星照耀中国》的左翼记者埃德
加·斯诺遭受政治迫害，不得不偕夫人离开美国远
走瑞士。
美苏冷战是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出现并横行一时

的重要历史背景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后的美
国，战争的阴影还没有消失，冷战的恐怖气氛又接踵

而至。美国一方面在国际上与苏联对抗，另一方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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